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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氣
偶
像
吳
尊
忽
然
在
網
上
自
動
引
爆
危

及
事
業
的
炸
彈
：
明
日
就
滿
三
十
四
歲
的
他

已
婚
及
育
有
一
女
兒
。

消
息
震
動
大
中
華
，
成
為
娛
樂
頭
條
，
吳

尊
早
已
意
料
到
外
界
的
反
應
，
所
推
出
新
書

的
書
名
就
是
他
的
心
聲
：
︽
決
定
勇
敢
︾。

他
的
勇
敢
不
單
止
在
網
上
隔
空
自
爆
，
更
勇
敢

面
對
傳
媒
，
在
自
爆
前
早
已
安
排
消
息
傳
出
翌
日

召
開
新
書
發
佈
會
，
實
質
是
變
相
結
婚
生
女
記
者

會
，
吳
尊
坦
白
回
應
，
有
問
必
答
，
絕
不
含
糊
，

與
太
太
林
麗
吟
︵
吳
尊
已
更
正
太
太
非
外
傳
名
林

麗
瑩
︶
於
二
○
○
九
年
結
婚
，
二
○
一
○
年
生

女
，
更
加
送
大
禮
給
傳
媒
一
個
新
頭
條—

—

他
即

將
做
第
二
任
爸
爸
，
且
破
例
做
了
很
多
藝
人
父
母

不
肯
做
的
事
，
就
是
披
露
胎
兒
性
別
，
是
男
的
。

吳
尊
態
度
合
作
友
好
，
可
是
傳
媒
仍
對
他
窮
追

猛
打
，
主
持
記
者
會
的
重
磅
級
主
播
陶
晶
瑩
也
表

示
從
沒
主
持
過
﹁
殺
氣
這
麼
重
的
記
者
會
﹂，
口
徑

大
多
是
要
吳
尊
認
錯
，
並
狂
轟
他
﹁
只
為
了
出
書

挽
人
氣
，
搬
太
太
出
來
是
希
望
谷
底
反
彈
﹂。

先
分
析
﹁
搬
太
太
出
來
望
谷
底
反
彈
﹂
的
﹁
指
控
﹂，
提
出

的
人
似
乎
忘
記
了
吳
尊
除
了
唱
歌
演
戲
外
，
亦
是
靠
俊
朗
外

形
，
販
賣
幻
想
給
尊
粉
，
而
成
為
偶
像
。
已
婚
生
女
是
偶
像

的
致
命
傷
，
隨
時
一
下
清
袋
，
搬
太
太
上
㟜
面
，
反
彈
機
會

近
乎
零
，
跌
落
谷
底
則
有
之
，
如
果
有
人
獻
計
偶
像
㠥
他
們

搬
太
太
、
搬
女
友
、
搬
子
女
出
來
谷
人
氣
，
等
於
叫
偶
像
自

殺
。
偶
像
要
谷
人
氣
，
不
如
谷
胸
露
兩
點
，
換
來
一
片
尖
叫

歡
呼
聲
，
簡
易
快
捷
，
何
需
自
爆
未
為
外
界
知
道
的
私
隱
，

還
要
鞠
躬
道
歉
？

至
於
指
吳
尊
為
推
高
新
書
銷
路
爆
料
，
熟
知
出
版
行
情
的

都
知
道
，
一
本
書
能
帶
來
多
少
收
益
？
吳
尊
父
親
是
汶
萊
富

商
，
吳
尊
多
年
來
經
營
健
身
室
、S

pa

等
生
意
，
無
經
濟
壓

力
，
吳
尊
有
必
要
為
多
賣
一
百
幾
十
本
書
而
﹁
引
火
自
焚
﹂

嗎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偶像應否坦白？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歷
史
必
將
把
我
們
捲
入
其
洪
流
之
中
，
我
們

每
個
人
，
不
管
是
多
麼
的
渺
小
，
都
將
發
揮
一

定
的
作
用—

—

我
們
今
天
的
所
作
所
為
將
成
為

過
去
，
又
決
定
將
來
。

—
—

美
．
巴
琳

驀
然
間
，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已
跨
越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了—

—

廿
五
歲
了
！

作
為
人
類
的
壽
命
，
廿
五
歲
是
一
個
走
向
成
熟
、

沉
穩
而
充
滿
朝
氣
活
力
的
年
紀
。

特
別
是
在
商
品
主
導
的
社
會
，
作
為
民
間
團
體
的

作
聯
，
是
從
瓦
礫
沙
石
走
過
來
，
廿
五
年
的
漫
漫
歲

月
，
是
由
艱
苦
掙
扎
求
存
的
每
一
個
日
夜
組
成
的
，

浸
染
㠥
開
墾
者
和
耕
耘
者
的
斑
斑
汗
漬
。

香
港
作
聯
的
成
長
，
我
是
一
個
參
與
者
、
見
證

者
。從

作
聯
的
籌
辦
到
成
立
，
從
作
聯
的
初
創
到
發

展
，
一
步
一
腳
印
地
蹣
跚
地
走
過
來
，
摻
含
㠥
我
們

歷
屆
理
監
事
、
會
員
的
一
份
心
血
。

我
們
作
聯
從
初
創
三
十
一
位
發
起
人
，
迄
今
已
擁

有
三
百
多
位
會
員
。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本
港
三
十
一
位
作
家

︵
以
姓
氏
筆
劃
為
序
︶
：
白
洛
、
何
達
、
何
紫
、
李
輝

英
、
杜
漸
、
吳
羊
璧
、
吳
其
敏
、
金
依
、
東
瑞
、
侶

倫
、
胡
菊
人
、
施
叔
青
、
海
辛
、
夏
易
、
唐
瓊
、
梅

子
、
陳
浩
泉
、
陶
然
、
黃
維
樑
、
黃
維
持
、
張
君

默
、
犁
青
、
張
文
達
、
曾
敏
之
、
趙
令
揚
、
劉
以

鬯
、
潘
耀
明
、
蕭
銅
、
璧
華
、
顏
純
㢕
、
羅
亢
烈
等

假
座
北
角
敦
煌
酒
樓
舉
行
會
議
，
發
起
組
織
成
立
一

個
文
學
團
體
﹁
香
港
作
家
聯
誼
會
﹂︵
後
改
名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
並
定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假
座
灣
仔
合
和

中
心
舉
行
成
立
大
會
，
推
舉
陳
浩
泉
、
何
紫
、
潘
耀
明
、
顏
純

㢕
、
曾
敏
之
、
張
君
默
、
張
文
達
等
人
為
籌
委
，
負
責
起
草
章

程
、
籌
募
基
金
、
選
擇
會
址
，
積
極
為
聯
誼
會
的
誕
生
作
好
準

備
。作

聯
初
創
，
只
在
灣
仔
譚
臣
道
一
幢
舊
樓
租
賃
丁
方
不
到
四

百
呎
的
會
所
。

地
方
雖
小
，
五
臟
俱
全
。
我
們
在
小
會
所
置
有
咖
啡
機
，
讓

會
員
一
壁
呷
香
氣
氳
氤
的
咖
啡
，
一
壁
閱
讀
看
報
。

後
來
搬
到
駱
克
道
的
富
士
大
廈
，
也
是
一
幢
舊
樓
。
這
裡
原

是
犁
青
先
生
的
舊
寫
字
樓
，
約
五
百
方
呎
，
先
前
由
作
聯
租

用
，
後
來
犁
青
先
生
以
一
元
象
徵
性
租
金
租
給
作
聯
。

會
址
比
過
去
大
，
我
們
可
以
在
會
所
開
小
型
會
議
，
如
開
理

事
會
或
臨
時
聚
會
，
也
可
以
接
待
海
內
外
的
訪
客
。

富
士
大
廈
原
是
寫
字
樓
式
的
公
寓
，
但
到
了
後
來
，
所
在
的

公
司
逐
漸
遷
出
，
一
樓
一
鳳
乘
虛
而
入
，
逐
漸
變
成
一
樓
一
鳳

的
妓
院
，
出
入
品
流
複
雜
。
此
後
，
理
事
與
會
員
都
不
願
上
去

會
所
了
。

爾
後
，
所
有
理
事
會
、
敘
會
，
都
改
在
茶
樓
開
。
所
以
，
曾

有
內
地
作
家
說
，
作
聯
經
常
在
很
吵
鬧
的
酒
樓
或
茶
樓
接
待
訪

客
。在

迫
切
的
形
勢
下
，
八
年
前
，
我
們
提
出
籌
建
永
久
會
所
。

經
過
長
達
五
年
之
久
的
籌
募
活
動
，
我
們
終
於
在
二
○
一
一
年

在
柴
灣
購
置
了
一
個
七
百
多
平
方
呎
的
永
久
會
址
。
我
們
的
作

聯
，
終
於
有
了
自
己
的
家
。

作
為
一
個
民
間
的
文
學
團
體
，
在
商
品
社
會
的
香
港
，
擁
有

自
己
的
永
久
會
址
，
是
罕
見
的
。
這
是
與
廣
大
的
社
會
人
士
、

榮
譽
會
長
、
理
監
事
和
全
體
會
員
的
支
持
分
不
開
的
。
　
　

這
是
我
們
的
家
、
一
片
屬
於
我
們
自
己
文
學
的
天
地
！

在
這
裡
，
我
們
特
別
要
感
謝
帶
領
我
們
蓽
路
藍
縷
地
向
前
的

創
會
會
長
曾
敏
之
先
生
，
是
他
首
先
倡
議
成
立
香
港
作
聯
的
，

沒
有
他
的
毅
力
與
魄
力
，
香
港
作
聯
決
難
迅
速
壯
大
；
還
有
連

任
五
屆
會
長
劉
以
鬯
先
生
的
努
力
；
我
們
還
特
別
緬
懷
那
些
曾

與
我
們
一
起
跋
涉
、
已
離
開
我
們
的
理
事
、
會
員
們
！

作聯二十五周年
彥　火

琴台
客聚

有
一
種
魚
，
細
鱗
無
鮨
、
滑
不

溜
手
、
似
蛇
非
蛇
，
生
活
在
塘

底
、
河
畔
淺
水
稀
泥
處
，
漁
民
、

農
民
都
習
慣
了
稱
之
為
﹁
生

魚
﹂。
生
魚
生
命
力
特
強
，
用
刀

背
拍
打
牠
很
難
死
，
所
以
習
慣
稱
之
為

﹁
生
魚
﹂，
一
般
廚
子
會
大
力
摔
牠
在
地

上
，
口
鼻
出
血
為
止
，
才
去
剖
肚
取

腸
。
傳
統
說
這
﹁
撻
生
魚
咁
撻
﹂，
看

清
楚
牠
被
﹁
撻
﹂
死
後
，
腹
部
不
會
長

出
四
隻
小
腳
，
這
就
是
﹁
並
非
毒
蛇
﹂

的
保
險
，
不
然
有
腿
的
就
是
毒
蛇
，
燒

湯
蒸
煮
熟
而
吃
之
就
會
人
畜
性
命
不

保
。
坊
間
有
關
如
此
誤
吃
有
腳
生
魚
湯

而
一
家
喪
命
之
傳
說
甚
多
，
這
一
種
就

不
是
﹁
生
魚
﹂
而
有
另
一
叫
法
，
叫
做

﹁
化
骨
龍
﹂。
而
生
魚
屬
於
平
價
魚
，
一

向
多
坊
間
人
喜
起
肉
炒
球
，
頭
骨
煲
湯
，
另
加
魚

皮
炒
菜
之
﹁
魚
三
味
﹂
吃
法
，
阿
杜
小
時
也
常
常

幫
大
人
忙
摔
宰
生
魚
，
看
看
是
否
﹁
化
骨
龍
﹂，
也

是
少
年
時
趣
談
之
一
。

近
年
影
帝
張
家
輝
常
在
戲
中
扮
演
小
滑
頭
，
多

稱
為
﹁
化
骨
龍
﹂，
貪
生
怕
死
滑
不
溜
手
就
是
此
類

角
色
。
而
﹁
生
魚
﹂
也
有
階
段
性
，
早
先
常
常
被

人
懷
疑
是
﹁
化
骨
龍
﹂
之
生
魚
，
多
為
水
塘
溪
邊

野
生
，
生
猛
頑
強
、
肉
質
甜
滑
，
屬
於
矜
貴
魚
之

一
，
那
時
之
生
魚
片
連
湯
被
視
為
上
菜
，
及
後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多
了
很
多
泰
國
、
柬
埔

寨
的
人
工
養
殖
生
魚
大
量
供
港
，
生
魚
十
來
塊
錢

可
買
一
條
，
變
得
毫
不
矜
貴
，
和
田
畔
野
塘
出
的

野
生
田
雞
一
樣
，
一
下
子
身
價
大
降
了
。

廣
西
經
營
野
味
的
老
友
告
知
，
如
今
秋
風
一

起
，
吃
野
味
的
季
節
來
臨
，
在
廣
西
﹁
飯
剷
頭
﹂、

﹁
金
腳
帶
﹂、
﹁
過
山
烏
﹂
等
毒
蛇
都
有
人
飼
養
，

看
來
祖
國
真
的
什
麼
都
有
山
寨
貨
，
漸
漸
連
毒
蛇

也
無
毒
，
古
老
俗
語
：
﹁
一
朝
被
蛇
咬
，
十
年
怕

草
繩
﹂，
如
今
被
毒
蛇
咬
了
也
未
必
要
驚
慌
，
分
分

鐘
毒
蛇
無
毒
性
，
咬
過
亦
不
會
死
也
。

毒蛇咬不死
阿　杜

杜亦
有道

又
到
籌
備
運
程
書
的
繁
忙
時
節
，
其
中
的
重

要
項
目
，
當
然
少
不
了
為
世
界
、
中
國
內
地
、

香
港
及
美
國
的
天
運
占
卦
。
在
中
國
的
卜
筮
歷

史
中
，
占
卦
占
得
極
準
的
﹁
神
人
﹂
極
多
，
例

如
大
家
熟
悉
的
萬
世
師
表
孔
子
，
據
說
他
占
卦

的
準
繩
度
達
七
成
之
高
，
直
到
漢
朝
之
時
，
更
出
了

孟
喜
、
焦
延
壽
及
京
房
等
對
易
學
影
響
極
深
的
奇

人
。
雖
然
天
命
所
使
用
的
占
卦
之
術
，
與
京
房
易
學

的
關
係
較
密
切
，
但
若
要
數
史
上
最
有
故
事
性
的
占

卦
奇
人
，
則
首
推
三
國
時
代
的
象
數
易
大
師
虞
翻
。

簡
介
虞
翻
的
背
景
，
他
屬
三
國
東
吳
的
政
治
家
，

曾
得
孫
策
重
用
，
後
為
孫
權
身
邊
不
太
受
歡
迎
的
朝

臣
。
要
數
虞
翻
一
生
最
著
名
的
卜
卦
事
跡
，
定
離
不

開
他
曾
準
確
預
測
關
羽
的
死
期
：
話
說
當
時
的
關
羽

攻
打
樊
城
失
敗
，
孫
權
便
命
虞
翻
卜
卦
，
終
得
一
支

九
五
爻
變
的
﹁
水
澤
節
卦
﹂。
他
憑
此
斷
言
關
羽
必
然

﹁
不
出
二
日
斷
頭
﹂，
後
來
這
名
蜀
國
的
一
代
名
將
，

果
真
如
期
被
東
吳
斬
殺
，
孫
權
於
是
稱
讚
虞
翻
﹁
不

及
伏
羲
，
可
與
東
方
朔
為
比
矣
﹂，
反
映
虞
翻
占
卦
的

能
力
之
高
。

不
過
，
一
如
西
漢
的
易
學
大
師
京
房
敗
在
自
己
心

胸
狹
隘
又
急
進
的
性
情
之
上
︵
有
機
會
再
談
他
的
故

事
︶，
料
事
如
神
的
虞
翻
亦
因
其
﹁
古
之
狂
直
﹂
的
性

情
而
屢
次
得
罪
孫
權
，
終
被
這
位
當
權
者
放
逐
，
雖

然
日
後
桃
李
滿
門
，
但
到
老
也
只
能
懷
㠥
憂
國
的
情

思
而
鬱
鬱
而
終
。

看
見
這
些
易
學
大
師
的
結
局
，
天
命
不
能
不
感
慨

﹁
性
格
定
命
運
﹂
這
句
老
生
常
談
的
可
怖
，
皆
因
就
算

這
些
﹁
神
人
﹂
如
何
神
機
妙
算
，
最
後
亦
逃
不
過
命
運
的
擺

佈
，
換
來
令
人
慨
嘆
的
結
局
！
所
以
改
命
改
運
的
要
點
，
似
乎

不
單
單
在
於
知
命—

—

知
命
，
雖
能
助
你
更
有
把
握
地
計
劃
人

生
，
但
到
頭
來
，
修
心
才
是
關
鍵
，
皆
因
若
不
改
心
，
知
命
其

實
亦
不
過
是
在
空
等
未
來
、
自
欺
欺
人
的
治
標
不
治
本
之
法
而

已
！ 性格定命運：易學奇人虞翻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如
果
不
是
何
鴻
毅

在
加
拿
大
獲
頒
﹁
卑

詩
勳
章
﹂︵O

rder
of

B
ritish

C
olum

bia

︶，

我
還
不
知
道
原
來
他

祖
父
何
東
爵
士
的
座
右
銘

是
﹁
懂
得
施
，
方
能

受
﹂。何

鴻
毅
的
﹁
懂
得
施
﹂

我
早
就
知
道
，
因
為
在
香

港
的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

舉
辦
過
不
少
文
化
活
動
，

我
都
曾
觀
看
，
特
別
在
用

創
意
來
啟
發
年
青
人
和
有

志
藝
術
的
社
群
，
企
圖
讓

他
們
擁
有
一
個
充
滿
文
化

活
力
的
未
來
，
都
讓
我
異

常
感
動
。

何
鴻
毅
在
加
拿
大
獲
頒

勳
章
，
讓
我
得
知
，
原
來

他
的
﹁
施
﹂
還
有
更
多
。

我
以
前
只
知
道
，
他
一
直
在
北
美
洲

推
廣
中
華
文
化
和
佛
教
哲
學
，
卻
原

來
他
的
善
舉
還
包
括
捐
贈
加
拿
大
的

大
學
基
金
，
為
前
列
腺
癌
、
卵
巢
癌

及
髖
部
健
康
三
項
研
究
興
建
了
中

心
。從

新
聞
得
知
，
他
深
受
祖
父
座
右

銘
的
影
響
，
一
直
在
做
﹁
施
﹂
的
奉

獻
。
如
今
的
﹁
卑
詩
勳
章
﹂
就
是
回

報
的
﹁
受
﹂。

﹁
懂
得
施
，
方
能
受
﹂，
讓
我
想
起

另
一
句
話
，
就
是
施
比
受
更
幸
福
。

受
，
是
榮
幸
；
施
，
才
是
幸
福
。
幸

福
的
感
覺
是
長
久
的
，
榮
幸
的
感
覺

卻
是
一
時
的
。
懂
得
施
，
等
於
掌
握

了
幸
福
的
竅
門
。
受
與
不
受
，
都
影

響
不
了
這
持
久
的
幸
福
。

世
上
有
那
麼
多
默
默
在
奉
獻
的
義

工
，
他
們
都
是
﹁
懂
得
施
﹂
的
人
，

他
們
期
盼
的
，
是
讓
那
些
接
受
他
們

義
助
的
對
象
，
也
能
從
中
獲
得
幸
福

的
感
覺
，
讓
生
活
更
加
美
好
。
所

以
，
在
恭
喜
何
鴻
毅
先
生
接
受
﹁
卑

詩
勳
章
﹂
之
餘
，
讓
我
也
對
在
香
港

和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義
工
們
致
敬
。

懂得施，方能受
興　國

隨想
國

其
實
連
我
們
的
中
醫
也
如
此
說—

—

接
種

疫
苗
當
然
弊
大
於
利
，
但
連
他
也
會
說
，
沒

有
針
卡
，
你
休
想
有
學
校
收
；
還
是
先
打
，

再
來
醫
吧
。
中
醫
以
中
了
一
般
病
毒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
沒
分
自
然
病
毒
或
疫
苗
病
毒
。
據

說
自
然
療
法
亦
有
﹁
解
毒
針
﹂。
至
於
主
張
疫
苗
無

效
的
西
醫
，
則
以
﹁
不
接
種
﹂
為
最
簡
單
的
應
對

方
法
，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這
些
病
毒
本
身
在
社
區
裡

已
不
流
行
，
而
且
即
使
接
種
了
，
也
不
一
定
能
完

全
免
於
受
襲
。

到
太
太
真
的
為
小
兒
找
幼
兒
園
時
，
問
了
一
些

網
友
意
見
，
也
逐
一
瀏
覽
心
儀
學
校
的
網
頁
，
才

發
現
原
來
很
多
學
校
已
經
不
收
針
卡
。
有
朋
友
的

反
應
很
有
趣
：
衛
生
署
從
來
都
是
要
求
學
校
代
收

針
卡
，
而
非
學
校
要
收
針
卡
，
莫
非
它
們
真
的
覺

得
你
沒
有
打
針
，
就
會
散
播
病
菌
嗎
？
沒
錯
，
其

實
那
正
是
大
家
的
前
設
。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衛
生
署

是
委
託
學
校
收
集
針
卡
的
；
若
你
沒
有
，
衛
生
署

會
叫
學
校
一
直
問
。
有
些
學
校
不
予
理
會
︵
正
如

國
際
學
校
都
是
不
看
針
卡
的
︶，
有
些
就
會
代
追
，

直
至
你
遞
上
註
冊
醫
生
的
﹁
健
康
證
明
書
﹂。
當

然
，
若
你
不
給
，
也
沒
法
趕
你
出
校
。
因
為
香
港

法
律
是
沒
有
規
定
要
打
疫
苗
的
，
只
是
建
議
。

亦
有
網
友
的
經
驗
是
，
學
校
自
身
也
緊
張
針

卡
，
會
問
為
何
不
打
？
家
長
便
親
自
向
校
長
解

釋
，
用
其
他
地
方
的
例
子
，
及
一
些
醫
學
報
告
、
法
庭
報
告

做
案
例
，
說
明
自
己
的
立
場
。
校
長
最
終
也
沒
有
過
問
，
結

果
順
利
錄
取
。

我
們
暫
時
還
沒
有
挑
戰
任
何
學
校
，
但
就
沙
田
區
而
言
，

已
有
六
間
是
不
用
看
針
卡
的
︵
聽
說
是
因
為
愈
來
愈
多
人
不

打
針
，
或
是
真
的
錄
取
後
，
才
問
學
生
拿
︶。
記
得
起
初
還
未

了
解
清
楚
時
，
我
們
曾
在
網
上
論
壇
問
一
位
家
長
，
學
校
真

的
要
求
收
針
卡
，
該
怎
辦
？
她
豪
言
：
﹁
那
些
不
尊
重
我
們

不
接
種
疫
苗
的
學
校
，
我
也
不
稀
罕
要
我
的
小
孩
入
讀
。
﹂

其
實
，
那
好
像
太
目
中
無
人
，
但
想
深
一
層
，
若
學
校
真
的

是
這
樣
，
目
中
無
人
的
大
概
是
他
們
。

其
實
已
經
從
不
少
渠
道
聽
聞
，
很
多
醫
生
的
小
孩
子
是
沒

有
接
種
疫
苗
的
，
他
們
的
專
業
知
識
判
定
疫
苗
針
對
的
病

毒
，
在
香
港
已
經
很
罕
見
或
變
種
，
疫
苗
已
經
沒
作
用
，
而

且
副
作
用
更
多
。
他
們
的
孩
子
讀
的
是
國
際
學
校
，
之
後
會

出
國
讀
書
。
網
上
很
多
人
以
為
去
外
地
讀
書
都
是
要
有
針
卡

的
，
但
其
實
很
多
地
方
，
本
身
法
例
也
是
沒
有
規
定
要
打

針
，
如
英
國
、
愛
爾
蘭
、
德
國
、
西
班
牙
、
丹
麥
、
芬
蘭
、

瑞
典
、
冰
島
、
盧
森
堡
、
荷
蘭
、
瑞
士
等
。
大
家
真
的
想
走

﹁
無
針
毒
之
路
﹂，
又
或
已
有
孩
子
教
育
藍
本
的
話
，
可
以
查

一
查
，
那
就
不
必
有
無
謂
的
顧
慮
了
。

不打針沒有學校收？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5年前，北京奧運期間，電視上滿是各種賽事的
畫面和消息，街上、超市和飯店裡，到處迴盪㠥
《北京歡迎你》的歌聲。凡事一成為時尚，就非常
厲害，就很能鼓惑和裹挾人。我就是在這種舉國
奧運熱中，開始每天晚上步行8里路，鍛煉身體。
醫生告訴我們，每天快走40分鐘，可以強筋健

骨、預防骨質疏鬆、健腦益智、改善食慾，還能
增強心肺功能、促進心血管系統活力、降低血液
中的膽固醇含量。
當年11月，地處城市西側的一家動物園改建成

開放式公園，園區湖水茫茫、曲徑通幽、樹木參
天，我每晚都要去裡面走一圈。這樣，每天步行
的距離又延長了兩里。一個冷風穿城的晚上，駐
足於拱橋之上，望㠥被吹皺的湖水，漫天飄零的
落葉，我想起了里爾克的名詩《秋日》。
自然，每晚走10里地，對我來說，是有些吃力

的，逢到身體疲倦的時候，走到公園附近，我就
折返了，碰到下雨或下雪，我也沒有興致去走。
總的來說，2008年到2010年，我堅持走得很好，
近兩年有些懈怠了，特別是今年5月天氣熱起來以
後，我便沒有走了。
7月下旬的一天，赴某飯局，一幾年不見的老朋

友，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怎麼，你也長胖
了？」我表面沒說什麼，心下其實大驚，回來一
過秤，體重果然增加了幾斤。人難有自知之明，
此言不虛也，每天洗臉刷牙，照鏡子的時候並沒
看出什麼變化呀，最好的鏡子，看來還是別人的
眼睛！既然體重增加確鑿無疑，那就設法減肥
吧，我可不想讓自己變成一個胖子。而依各種情
況看，我並無其它健身方法，還是只有到外面去
走。
第一天晚上，我就走到了公園旁邊。公園的南

側和東側真是熱鬧，幾乎是人山人海。夏天天
熱，人們都出來納涼了。人群分成了四、五堆，

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邊唱邊跳的，還有一些
人圍在一起唱京戲，每一文藝團體都吸引了大批
觀眾。路邊還有一些賣水果、飲料和日用百貨的
攤販，其中一個賣電動玩具的攤點前簇擁㠥好多
孩子。
第二天晚上，我就又走進了公園。那幾天酷熱

難耐，走一會，我周身上下就全是汗水。不出
汗，怎麼減體重呢？身體出汗，證明體內脂肪被
燃燒，汗出得越多，脂肪被燒掉的就越多。我這
樣想㠥，腳下便走得分外有力，為給自己加油，
我還唱起一些歌曲，或念幾句詩詞。頭幾天，我
還只繞公園走一圈，後來便要走兩圈。這樣算下
來，我每晚要走十二、三里路。
公園裡的人比以前多出不少，大家都在健身，

都在快走。有一白髮老人，看年紀有70多了，也
每天在走；有一年齡與我相仿的中年人，每天赤
㠥上身，穿一拖鞋，走起來上身晃動幅度很大，
走得極快，旁若無人的樣子，看他精壯結實的身
體，讓我很是羨慕；有些年輕的夫妻，晚飯後也
來公園快走。讓人不喜歡的是，公園南門附近有
人用鞭子抽陀螺，那聲音大的驚人，尖利刺耳，
劈頭蓋臉向人撞來，就那麼四、五個人在玩，卻
佔㠥偌大一塊場地。每當我走到這裡，便加快腳
步，趕緊離開，心想不管走到哪裡，都有這種佔
山為王、趾高氣揚之人。人潮之中，有一個頭並
不高的女孩，㠥一身短衣短褲，梳一馬尾辮，走
得風姿嫵媚，還十分矯健。我不由得感嘆，年輕
真好呀，青春何等美麗，健康是多麼美妙的一件
事啊！
在公園幽暗的燈光下，在環繞園區修建的甬道

上，人們成群結隊地走，絡繹不絕地走，默不作
聲地走。不管外界發生㠥什麼樣的事情，也無論
白天的時候各自有㠥怎樣的境遇，此時此刻，這
個世界上的戰亂、動盪、紛爭、苦難、罪惡、腐

敗，以及每個人生活中的不平、失意與坎坷，似
乎都不能阻止人們專心致志地快走。我忽然想
到，這個場景其實是很了不起的，生活是偉大
的，是闊步向前的，健康和善良是主流，陰險及
邪惡注定要失敗。
到8月中旬，我居住的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年中最

悶熱的時節，而且不似往年，悶上三、五天就過
去了，今年一悶便有半月之久。每天的氣溫都在
35°以上，太陽被氤氳遮㠥，無風，樹葉紋絲不
動，那種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溽熱，直欲把人逼向
絕境。我每天白天對熱怕得要命，到晚上就不怕
了，因為晚上快走，越熱越容易出汗，前面說
過，出汗越多體重越有望減輕呀。到8月22日晚
上，悶熱達到了一個極值。也許，人們被那罕見
的悶熱震懾住了，公園周圍的人稀少了，唱歌的
人不唱了，跳舞的人不跳了，抽陀螺的人不見蹤
影，公園裡快走的人也減了不少，我卻走得越發
起勁，只覺得汗水順㠥脖子和脊背往下奔流。一

圈還沒走完，依稀聽見天上雷聲隆隆，我心想要
下雨就下吧，大不了淋一個全身透濕，回家洗澡
將衣服一併洗出便是，不想才又走出不到百米，
忽地颳開了大風，由東面呼嘯而來的風，吹過湖
面，越過亭山，搖撼㠥道路兩旁的大樹，還揚起
了路上的塵土。那塵土直撲我的眼睛，令我不敢
睜眼；那風是涼風，逞強多日的悶熱，在這急馳
的風中很快得到極大緩解。悶熱消散了，可正滿
身汗水熱氣騰騰的我，突遭冷風吹襲，感到後背
發涼，鼻孔發乾，幾乎要打噴嚏，千萬別感冒
了，我告誡自己。那些人們多聰明呵，好像早就
料到今夜天氣驟變，都躲在家裡了，只有我和少
數人傻乎乎堅持不懈，照常出行，果然半路遭遇
強風。風吹得人實在不舒服，我只在公園走了一
圈，便草草收兵了。
事後證明，今年的夏秋之交，正是在這個夜晚

完成的。此夜之後，這座城市再也不復那難耐的
悶熱，秋天的涼意，很快就降臨了。
春雨秋風，江水東流，幾度落霞飛。這兩年，

隨㠥年齡漸增，我感到體力與精力愈來愈不濟
了。看書時間稍長，便覺頭暈目眩，坐在電腦前
敲字，敲上一會，須休息十分鐘，不然心臟會難
受，氣喘不勻。每當此刻，悲涼和憂傷便漫上心
間。體魄，乃一切之基礎，身體不行，萬事從何
說起？想我既不抽煙，又不飲酒，不良嗜好一概
沒有，怎麼身體就弄糟了？才及壯年，怎麼身體
就不強壯了呢？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幹，許多書要
讀，不少文章要寫，我還一直籌劃㠥等有了整齊
的時間，要撰著一、兩本書呢。身體如果現在就
成了這樣，我怎麼才能完成擬訂中的計劃呀，而
寫作計劃不得實現，我一生意義何在？我所有的
思考和知識積累，豈不失去了價值？
所以，我在心裡十分感激那位眼睛明亮的朋

友，是他讓我知道自己身體發福了。我提醒自
己，懶惰是要害人的，生命在於運動，健康須用
辛苦和汗水方可換來。在一個記事簿裡，我還寫
道：此番重新出發，再走前程，一定要堅持住，
不許鬆懈，不許後退！如此這般，一則為減輕體
重；二則為了有一個好身體，恢復體力和精力；
三則為了心中的夢想，為了踐行早年的嚮往！

邊走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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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健身。 網上圖片


